
后果是安福系得势， 氛围将更

恶劣， 且安福系与旧派学者关

系密切， 对新知识分子更加不

利，“恐难免文字之祸”；二是运

动者经过这些事情 ， “气焰过

盛”，“甚难裁制”。 夹在二者之

间，复出不是明智之举。

傅增湘离职后， 也南下苏

杭，开启访书之旅。 6 月间张元

济与傅增湘多次通信往返 ，张

还借与傅 500 元， 大约为傅购

书之便。 7 月初，傅增湘到了苏

州，住在友人费树蔚家。费氏是

吴大澄的女婿， 也热心社会活

动，是当地有名望的士绅。 8 日

午后张元济到苏州，“访沅叔不

遇， 又至曹家巷泰仁里访叶焕

彬（叶德辉），亦不遇”。 原来当

日傅增湘去拜访另一位寓居苏

州的藏书世家之后莫棠。 晚间

傅增湘来到张元济住宿的维盈

旅馆，“谈至半夜，宿旅馆中”。

第二天早上， 张元济与傅

增湘一起入城到书店聚集的护

龙街访书。先到来青阁。这家书

店店主出身苏州，在苏州、上海

都有分店， 在上海的经营规模

很大， 张在日记里写下在这儿

见到的不少好书。而后“又至文

津、文学山房 、觉民书社 ”，“午

后十二点廿三分乘车归”。张元

济买的主要是方志， 包括在来

青阁购入价格不菲的 《吴县

志》。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

有一部 《吴郡图经续记 》三卷 ，

备注“涵芬楼藏书，己未”，应该

就是这次与张元济同行所见 。

这是一部写本， 附有校勘宋本

的校语， 有题识显示这个写本

是刻印万历二年长洲钱氏悬磬

室刻本所用，傅增湘案云“钱氏

刻本绝少见 ”。 此本还有黄丕

烈、顾广圻的题跋识语，难怪一

部三卷的小书， 花去了 54 元。

同一日， 在西湖畔的蔡元培致

电新任教育部长傅岳棻， 表示

将不再固执初志， 待胃病愈后

即装束北上。

买书令人心旷神怡， 不过

幸福总是相对的。 当年张元济

赴欧美考察期间， 写信嘱托孙

毓修为涵芬楼留意各处佳本 ，

孙毓修复函详述，则说“惟欧风

美雨之中， 犹以此腻尘残蠹相

溷，殊觉不伦耳”。

《四部丛刊》与《道藏》

借影之不易

这腻尘残蠹， 却是张元济

尤恐沦亡的旧籍。大年初六日，

张元济给傅增湘复己未年第一

信，一个重要内容即是《四部丛

刊 》（初名 《四部举要 》）与 《道

藏》影印的安排。 信中说：

影印 《道藏 》事去年为陈 、

葛诸人所阻，忿恨已极。其后因

所议不成，拟改印《四部举要》，

刻已动手。 两事并举， 断来不

及，尊意欲抽印，未知拟抽若干

种。 如工事与《四部举要》无妨

碍，弟亦甚愿为之。

影印《道藏》是一项宏大的

工程 ，经过多方推动 ，到 1918

年 6 月已做好借书拍照的方

案 ，8 月下旬又拟定了 《承印

〈道藏〉契》。然而就在临门一脚

的关头，白云观方面突然反悔，

态度闪烁。 到了 10 月，张写信

给傅增湘大吐苦水“既要得钱，

何以不早说， 真闷损人也”，但

后来终究没有谈妥。于是，傅提

议正式由官方出面向白云观施

加压力， 他当时所担任的内阁

教育总长的政治身份一直在推

动 《道藏》 影印上发挥重要作

用。 但张元济又对《道藏》销路

没有十足信心， 怕万一由于预

售数量太小而无法印行， 会贻

人话柄，“同人之意， 以为官力

一层断不宜用”。

为影印 《道藏 》，商务早早

开始筹备物料、 人员， 所以到

1918 年底，看到《道藏》之事无

望，张元济提议 “不如竟印 《四

部举要》”。 相比《道藏》收藏在

宗教机构， 关系较远， 变数太

多，《四部》 的影印依托藏书圈

支持， 而且这个计划也筹备已

久，早在 1915、16 年，已经有张

元济与郑孝胥、缪荃孙讨论《四

部举要》选目的记录。 1918 年

12 月 18 日的日记里， 张元济

做了几项算数， 一是 《四部举

要》的石印工作进度：除廿四史

外 17 万页，28400 石， 每日 40

石，两年可以完工 ；二是成本 、

定价、利润，这里转写成表格：

用纸 成本 连廿四史定价 除廿四史定价

白纸 270 450 340

黄纸 215 360 250

这样粗算来， 若销售 “千

部” 可以赚 “15 万元”；“六百

部”可以回本；不足六百，“每减

百部”蚀本“38000 余元”。

这时候傅增湘来信商量

《道藏 》选印 ，张元济便表示将

以《四部》为先 ，选印 《道藏 》不

可妨碍《四部》工事。 但他却同

时与鲍咸昌仔细计算了影印

全部 《道藏 》和 《四部丛刊 》需

要如何调配工人与机器 、所需

工时如何 ，并把这些都记录在

日记里。 《道藏》的页数和印量

都小于 《四部丛刊 》，按他们的

安排 ， 需要 19 个月印完 《道

藏 》，再加 11 个月印完 《四部

丛刊》。

在销售策略上， 张元济所

虑更多。他坚拒了《道藏》“先售

预约，不及百部即还款停印”的

建议 ，担心 《道藏 》预售若生波

折，会打击《四部》的预售。 《四

部》体量大 ，必然定价高 ，又包

含各部基本典籍， 销路明显广

于 《道藏 》，更应在销售上优先

考虑。

善本还是普及本

4 月 10 日，张元济把《四部

丛刊》选目寄给傅增湘，此前他

们决定 “删去金石 、书画 、目录

及类书各门，多加别集”。 这天

日记的发信一栏特别详细地注

明了这封信的内容 ： “告知衲

《鉴》（百衲本 《通鑑》） 棉纸即

运，又《北山录》旧纸尺寸太小，

又 《四部丛刊》 目， 又影片免

税。 ”我们几乎只能理解这条注

释实际上是在提醒自己第三件

事， 为了方便日后回忆而记录

了同一封信里的各项内容。 因

为另外几件都是关于古籍影印

的常见事项，在张、傅二人的通

信中没什么稀奇。 可惜这封信

没有留下来， 我们只能看到一

周后张元济的另一封去信 ，在

信末又叮嘱“《四部丛刊》目，有

暇务祈核阅并教正”。那封信里

主要告知百衲本《通鑑》预售的

情况，预定了三百五十余部，这

个成绩令张信心十足， 已经在

计划 “售完之后如尚有人欲得

之，拟专印阔大之本，并用佳纸，

庶于目前加价发售无所妨碍”。

实际上，旧籍影印不乏关心与购

买者， 当时正要离开军队回到

巴黎学术界在上海中转的伯希

和，就告诉张元济，《四部丛刊》

和《道藏》，他想各买一部。

大约在这段时间， 叶德辉

就《四部丛刊》选择版本的方针

致函夏剑丞， 版本大致有三类：

旧本（古本、善本）、校刻本、注释

本。 叶希望“每种书三本兼采”，

如果一定要只选一种，“惟有存

旧本去校、注本，俾读者先得有

用之本，再别求参考之书”。

6 月 2 日，张元济接到叶德

辉来信 ，叶建议 《四部丛刊 》如

需借他处藏书影印，应“尽就近

易借者借之较简便 ， 亦较迅

速”，“总以借得瞿书为功之半，

江南图书馆次之”。张元济在商

务印书馆建立起的 “涵芬楼”，

十几年来收购古籍数目可观 ，

但还无法与晚清四大藏书楼的

规模相提并论。 这四个藏书楼

中，杨氏海源阁在山东聊城，既

无旧交，也路远不便；陆氏皕宋

楼藏书已在十几年前售至日

本；而瞿氏铁琴铜剑楼，和收购

了丁氏八千卷楼的江南图书馆

都在上海周边， 这两处收藏的

善本可以满足《四部丛刊》的多

数需求。 因为商务印书馆与南

京军阀一直关系良好， 借影江

南图书馆藏本不成问题， 叶德

辉的主要建议是让张元济再托

缪荃孙联络铁琴铜剑楼的第四

代传人瞿启甲（良士）。 缪荃孙

是光绪朝进士， 曾任国史院总

纂，先后创办了江南图书馆和京

师图书馆，当时流寓上海，也是

《四部丛刊》最早的发起者之一。

缪荃孙向张元济谈起 《四

部丛刊》 选本的方针。 缪认为

“尤以不拘 《书目答问 》本子为

最要”。 《书目答问》是当时最重

要的工具书， 直到今天也是目

录学经典著作， 题为张之洞所

作，实际上是缪荃孙代办。缪说

当时作 《书目答问》“以通行本

子为目的 ，使人易得 ”，但对于

现在将要影印的 《四部丛刊》，

他主张“现新出好本多于往时，

尤以精本为主矣”。关于版本方

针， 茅盾回忆商务印书馆内的

“当权者派 ” 主张选用善本影

印， 但也有人主张用铅字排印

更便利和普及的带有考证汇注

的本子 ，这就是 《书目答问 》会

为一般读书人入门所首先推荐

的版本，他们还讥讽前者是“制

造假古董者”，双方争论近半年

之久。

其实无论使用哪种方案 ，

对于中国古籍的出版而言都将

是一个创举。但是，当时恐怕再

没有其他出版人能像张元济那

样与旧书业、 藏书家有深刻的

交往， 能够合公共图书馆与私

人藏书家、 企业之力汇集善本

加以影印了。 商务的 《四部丛

刊》最终选择前一方案，而中华

几乎同时推出的《四部备要》丛

书则基本是后一方案。

确定选取善本的版本方针

后， 另一个问题则是收录哪些

书。 8 月，张元济与沈曾植、缪

荃孙讨论《四部丛刊》书目，沈、

缪两人都提出经史子集四部

中，前三部选书过少，而且前三

部内无清人著作， 集部却有很

多清人文集，也显得体例驳杂。

因此打算删去清人的文集 ，增

加宋金元人文集， 也可以收入

一些两宋词家专集。

对这个做法， 后来叶德辉

又写信讨论。他说“为流通古书

起见，不得不有利市之心，但利

市之法在投人所好”，而当时人

们普遍重视清人诗文集， 如果

能“类聚一编，触手皆备”，一定

会吸引购买。 《四部丛刊》的定

位是精善之本， 很大程度上就

是宋元旧本， 清人著作在这种

版本定位下有些尴尬。 叶德辉

提出，“只宜取有用之书， 兼及

宋元明本，不能因有宋元明本，

遍印不急之书”。

藏书家“知其必不长为己物”

叶德辉、 缪荃孙代为联络

瞿氏后，10 月 9 日， 张元济与

叶德辉、 孙毓修启程到常熟拜

访铁琴铜剑楼。 这是张与瞿的

初次见面。后来，张元济与瞿氏

父子围绕善本影印展开了十数

年交往。

而联络铁琴铜剑楼主人的

缪荃孙，1919 年初曾重病，“呕

血盈盆 ”，幸亏医治及时 ，逐渐

恢复，但也卧床数月，精神今非

昔比。6 月缪荃孙给张元济的信

谈到 “病后万念俱灰 ”，刻书工

作亦拟停息， 又欲售书数种与

商务印书馆 。 本来双方协定

1800 元，但过了一阵，缪又因为

在讨价还价时搭入了一部 《剡

源集》而后悔。 与缪接洽的孙毓

修向张元济商量此事。 这部《剡

源集》 是何焯借得明嘉靖以前

旧抄本校在此本之上， 除了改

正讹夺， 还补足 《唐画西域图

记》后半和 12 篇佚文。 不过这

一校本已经在光绪年间刊刻 。

最后张、 孙决定加价 60 元，购

入这批藏书。

缪荃孙给自己的藏书做

了详细的解题目录 ，因为他很

早就相信藏书聚散无常。 他自

言是在庚子事变时第一次感

到“如李易安所云 ‘四顾茫茫 ，

盈箱溢篋 ，知其必不长为己物

矣’”，因而决定自编书目 ，“他

日书去而目或存 ， 挂一名于

《艺文志 》，庶不负好书若渴之

苦心耳”。 缪荃孙先编成《藏书

记》，后来又有 《续集 》与 《再续

记》。 《藏书记》印成后，张之洞

曾问缪：不畏人指名而索耶？ ”

缪 则 回 答 ： “本 是 待 价 而 沽

耳 。 ”后来书归商务印书馆涵

芬楼 ， 应是很理想的归宿了 。

谁又能料到十余年后 ，东方图

书馆与涵芬楼的藏书竟被付

之一炬。

12 月， 缪荃孙病重，21 日

早间张元济登门拜访，“其家人

以垂危告 ”，又见到 “门内置纸

糊轿马多件， 似已预备后事”。

次日，缪荃孙去世。张元济撰挽

联回顾与缪的交往， 题记：“壬

辰通籍，甲午先生归田，奉教之

日浅。 辛、壬间先生载书来沪，

互相通假， 获益不少。 山木遽

坏，能弗泫然。 ”

1919 年尾，筹备数年的《四

部丛刊》终于撰定印行启事，由

王秉恩、 沈曾植等 25 人署名。

署名后识云 “缪筱珊先生提倡

最先，未观厥成 ，遽归道山 ，谨

志于此，以不没其盛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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